
前 几 天 ，我 在 手 机 群
聊组里收到明月上载的一
张 合 照 和 留 言 。 她 说 ：

“这是 2019 年的最后一次
甘榜聚会。希望明年可以
再 举 办 ，来 聚 一 聚 ，很 怀
念。”

留言所指的甘榜是罗
弄 柏 拉 达（Lorong Beradab )
村 。它是我出生、成长的
地方。明月是我的邻居，
她的家就在离我家不远的
斜坡上，我和家人出入都
必须从她家的门前经过。
明月有几位兄弟姐妹，当
年她还是一个黄毛丫头。

甘榜在上个世纪八十
年代中期被征用，村民都
先后搬走了。大多数的村
民都住进后港新镇。由于
我在甘榜被征用之前就搬
到淡滨尼新镇，因此我和
许多邻居都失去联络。

还好我的几位叔叔和
弟弟也都住在后港新镇，
继续和旧邻居们做街坊。
从他们的口中，我也略知
一些旧邻居的情况。只是
听到的消息经常令我心情
沉 重 ，诸 如 ：某 位 女 邻 居

患 有 失 智 症 ，认 不 得 人
了；某位男邻居得了末期
癌 症 ，正 在 做 电 疗 和 化
疗 ；某 某 只 能 以 轮 椅 代
步；某某已经过世了。偶
尔我也会和几位旧邻居碰
面，不过多是在探丧的时
候。

我 要 感 谢 热 心 的 明
月 。 她 于 2016 年 利 用
WhatsApp 设 立 了 一 个 名
为“ 甘 榜 聚 会 ”的 群 聊
组，并和她的堂妹首次联
手主办甘榜聚会。或许是
初次尝试的缘故，消息尚
未传开，因此出席的旧邻
居并不多。我也因为有其
他事故而无法参加。

2017 年 11 月 ，我 偕 老
伴到后港的一个社区会堂
参加第二次的甘榜聚会。
有不少旧邻居也都闻讯前
来，反应热烈。当晚出席
聚会的旧邻居近百人，当
中多是属于我这一代，也
有不少年轻的下一代。最
难得的是有四代同堂的旧
邻居，扶老携幼前来参加
聚会呢。

发 挥 甘 榜 精 神 ，一 位

开餐馆的邻居继续赞助全
场的自由餐。其他多位邻
居 ，有 的 赞 助 啤 酒 饮 料 ，
有 的 赞 助 用 来 烧 烤 的 肉
类，有的乐捐充作幸运抽
奖和其他开销。明月的哥
哥是“ 水粿“ 供应商，也
特 地 准 备 了 一 盒 盒 的“
水 粿 ”，让 出 席 者 “ 打
包 ”当第二天的早餐。

在 这 次 的 聚 会 上 ，我
和不少三十多年来从未见
面的旧邻居重逢，一时百
感交集。互相问候之外，
话题尽是往事和近况。大
家吃吃喝喝，重温昔日的
甘榜情。这次的甘榜聚会
还上了《新明日报》，成了
新 闻 ；第 二 天 还 被《联 合
早报》转载呢。

聚 会 过 后 ，群 聊 组 开
始 活 跃 起 来 。 经 常 有 人
发 图 说“ 早 安 ”，佳 节
来临有图文并茂的祝福。
遇到有人生日，大家也会
贴文祝贺寿星公或寿星婆
生日快乐。此外，大家也
时常在群聊组里分享有趣
的视频、益智的短文和其
他信息。

2018 年 的 甘 榜 聚 会 ，
碰上我和老伴出国旅游。
但是，通过群聊组里所分
享的照片，我们也能感受
当晩甘榜聚会的欢乐。

我 和 老 伴 又 出 席 了
2019 年 11 月 举 行 的 甘 榜
聚会，再次感受到与旧邻
居相聚的亲切和喜悦。这
次的聚会出现了不少新脸
孔，我还见到一位整半个
世纪未曾见面的同辈。聊
起童年往事，许多记忆都
还那么清晰，令我备感温
馨。

由于每年的聚会都在
11 月 份 举 行 ，在 潜 意 识
里，大家都期待着 11 月的

“ 甘榜聚会日 ”。没想到
冠状病毒突然在全球各地
爆发，我国的疫情也反复
无常。两年过去了，甘榜
聚会都无法举行。

是的，我们都很怀念甘
榜聚会。希望疫情能够早
日 受 到 控 制 ，明 年 的 11
月，旧邻居们就可以再来
聚一聚。届时，大家便能
面对面互相问好，再坐下
来开怀畅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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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嬷
王虹宇

中秋清早去晨运，将要
跑到半程终点的时候，看
见她在路边长椅上休息，
仍然是白上衣、黑裤子，手
上一根长棍子。她把长棍
拄在地上，双手攀在棍子
上。

清晰记得，不久前我第
一次见到她，她就是这样
坐在另一处路边长椅上，
半湿的白色棉布圆领衫，
黑裤子，运动鞋，短头发，
戴着口罩。

那 时 第 一 个 反 应 是 担
心她，是否不舒服了？毕
竟一目了然年纪大了，看
她白发、驼背、皱纹，至少
应该八十高寿了，但是身
边 又 完 全 没 有 人 跟 随 照
顾。

“ 阿 嬷 ，你 还 好 不 ？“，
我想她是说方言的，但是
方言我真的不太会，试着
模仿《吃饱没》那首歌里的
方言发音，我想问她是否
不舒服，又不好太直接，便
大声问“好不？”

“啊？啊！“，她有一点
意外，但也确定我是向着
她 ，“ 啊 ，好 好 好 ，阿 嬷

好 ！ 乖 ，诶 呦 ，乖 — —
哦！“

她声音敞亮，有底气，
尤其一连声的“乖乖乖，诶
呦 ，乖 — — 啊 ！”，真 让
人意外又温暖，扑面而来
一大波一大波的慈爱。

天 啊 ，我 真 是 从 来 没
有享受过，这样被人说“乖
乖乖”，尤其那极悠长的最
后 一 声 ，那 种 被 疼 ，被 暖
爱。

从 此 我 便 唤 她“阿 嬷 ”
了，来来去去，感觉她与我
有 差 不 多 一 样 的 晨 运 路
线 。 不 像 同 龄 的 老 人 家
们，坐在轮椅上，由女佣推
着，慢慢悠悠地散心，她，
真是那条路线上最独特的
风景：

特 别 爱 看 她 ，白 上 衣、
黑裤子，迈开急行军的大
步，流星似的向前，直线过
桥，转弯抹角，一路挺进。
每每此时，她都把棍子与
路面平行着拿在右手上，
那棍子，便随着她胳膊腿
脚有节奏的韵律，水线一
般的前后摇摇，仿佛正平
衡着整合乾坤。

看她风风火火的样子，
总觉得她是梁山上的扈三
娘，年老了跑到南洋来散
步，虽然驼背，但手脚挥舞
依然是她泼泼辣辣的壮阔
人生。即使有时候，一程
一程累了坐下来休息，也
铜墙铁壁一般，仿佛坐定
了江山。

中秋早晨，边跑边跟来
来往往的晨运人们，彼此
说佳节快乐。一转眼，看
见她，坐在绿树丛林间的
长椅上，远远望见我，竟然
先 站 起 来 ，拄 着 棍 子 说 ：

“诶呀，乖哦！”
佳节里的这一声，却又

仿佛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老太
太，解了化了连日来的心
底惆怅。

”阿 嬷 ，早 啊 ，过 节
哦！”

“ 有 有 有 ，乖 ，阿 嬷 有
过 节 ，吃 月 饼 ，诶 呦 ，真
乖！”

不 由 自 主 的 顺 了 顺 她
耳边白发，我拿出手机，说
要给她拍张照片，她好坚
决的回答不，迅即走去了。

望着她的背影微笑，早

清晨的涟漪，连日来因姑
姑离世的怅然，有一份别
样抚慰在心上，尤其她拄
着木棍站起来的画面，真
的好温暖，好窝心。

其 实 知 道 她 不 是 扈 三
娘，《水浒传》塑造了几乎

“无语“的扈三娘，但眼前
的南洋阿嬷，一声声慷慨
热诚的，“乖——哦！”，在
林间回荡。

奔 跑 在 葱 郁 林 间 ，青
碧的草坪，清亮的河道，熟
悉的南洋风物，步伐踏出
水滨波痕。却又在不断婉
转 出 S 形 的 路 边 ，这 里 那
里 参 差 耸 立 着 一 棵 棵 高
树，红黄的落叶在树下铺
落出参差、与树冠一样形
状的圆，终年长夏的画卷
里，画出浪漫深情的秋。

以及不断有问候，相识
的不相识的新老朋友，有
的微笑挥手，有的大力击
掌，也有的问我儿子什么
时候考。奔跑的快乐是累
里的坚持，渐近半程终点，
步伐加快，咬牙冲刺，几乎
窒息，但心上丰盈。

大 口 呼 吸 ，路 边 葱 郁
的 斑 兰 丛 ，带 露 的 香 气 。
草地上繁盛生长的大片黄
姜花，高过人头的植株，层
层雪白的花朵，很像母亲
当年的棉花地，在姜花包
围里，犹如在母亲的怀抱
里，尤其中秋时分。

忽然电话响，儿子从学
校来。曾经小四小五时，
儿子常常在校车到达后的
这个时间打给我，学校食
堂 角 落 投 硬 币 的 公 共 电
话，彼此快乐的说一角钱
或者两块钱的时间。自从
小六，超紧张的节奏，这样
的电话真是久违了，但是
依然能想象他站在电话前
的样子：

”妈 妈 你 快 快 跑 了
呀 ？“，他 问 ，在 我 急 促 的
呼吸里。

“是 啊 ，等 你 考 完 ，我
们再像从前一样，你骑脚
踏车，我冲刺，比赛！”，等
他考完，还会陪我晨运吗？

“ 嗯 ！ 妈 妈 你 有 没 有
查 ，我 们 的 贝 壳 到 哪 儿
了 ？“，儿 子 超 爱 贝 壳 ，喜
欢网上一颗黑色的。

“已经离开黄金海岸，
到悉尼了。“，他不敢跟爸
爸讲，悄悄磨着我买给他。

“为什么去悉尼，不是
要坐船来吗？”，听到曾来
过我家的男生在他旁边跟
他搞笑，对着电话大声叫

“Aunty！”
“坐飞机快呀，贝壳等

不及，要在你考试之前，让
你拿在手心里！”，一面也
呼喊那小帅哥的名字，开
心他们的开心。

“ 耶 —！”，听 到 儿 子
喊。

“耶 — 耶——！”，听
到他们一起喊。

“今晚中秋哦，如果你
先 回 家 就 给 姥 爷 打 个 电
话 ，你 想 吃 什 么 ？“，电 话
提示通话近尾声。

“西瓜……耶！“，抢在
断之前，小贝壳掀起另一
浪欢乐。

“乖 — 哦！”，忽然学
着阿嬷的腔调，我也抢在
最后一秒钟。

西 瓜 ，西 瓜 买 过 很 多
次，但都挑不好，还是去巴
刹 买 一 片 片 的 比 较 容 易
些 。 手 机 夹 缝 里 还 有 钞
票，回程就改了路线，仿佛
踏着儿子“耶—！耶 —！”
的欢笑。

算算时间，放大步伐，
斜穿过组屋区，还不至于
影响上班。结果，就在横

越游乐场时，非常意外的
停下来，对面那个人也非
常 惊 讶 的 停 下 来 ，一 起

“啊！”出来。
不 远 处 正 走 过 来 ，分

明是阿嬷，一早再遇到。
”啊，抱抱！”，我忍不

住跑上去抱她，连同她的
棍子。

“ 诶 呦 ，你 怎 么 在 这
里 ？”，她 后 背 湿 透 ，满 额
头汗珠，拄着木棍问。

“我去巴刹，给儿子买
西瓜！“，我心上有一份恶
作剧似的好安心，阿嬷并
不只是会说：乖！

“有几个？“，她敏捷的
急追上一句，真是好可爱。

“一个女，一个男！“，
我 们 俩 一 起 大 声 说“ 好
啊！“，再一起笑。

“好哦，诶呦，嫩哦，白
白 嫩 嫩 啊 ！“，好 意 外 的 ，
阿 嬷 的 手 忽 然 滑 上 我 的
脸。

一 时 间 ，到 了 这 个 年
岁，不期然被人说白嫩，真
有些不知所措。我向她伸
出一个巴掌，她向我伸了
三个指头，我笑得泪要流
出来，体会到《红楼梦》里
大家一起哄着老太太快乐
时的快乐。

阿 嬷 说 她 的 家 就 在 旁
边，不需要我送。因姑姑
离世的心上哀伤，全都被
她化解了。在阿嬷面前，
在她的驼背里、皱纹里，我
想我是白嫩的。在长久的
岁月里，在一声声“乖哦，
乖——！”里 ，在 一 代 一 代
延续的疼爱与被疼爱里，
也应该是白嫩的。

本 来 只 想 买 西 瓜 的 巴
刹，却忽然先跑去买了一
大捧热热烈烈的、鲜鲜嫩
嫩的玫瑰百合，瑟瑟的香
着，好快乐的一起抱回来。

甘榜聚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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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情诗一帖
● 李成利

这次离开再也不会回头
千万个在一起的时日
病得已不是大夫可以配方断症
墙上的日历天天用锉角
割我盘古具来的憨痴
奈何饮着的酒竟不是酒
是涉渡寻觅的三千弱水
有谁啊有谁
能在失声里叫醒微笑

我已努力上了长亭的路
你该已酣睡的来不及
挑灯细读给你题的诗写的稿
来不及遥望我已绝响已历史
更来不及通宵熬夜
奔走看我长亭內留下最后一笔
若有轮回有来生
我愿为浮云为流水
不 再 感 情

你已深入重楼里的荣华
再也不陪伴我了
而我
只能携手燃夜落笔的绝句
佩起断了七彩行色的剑
往江湖典押
把日子瘦成点昏四壁的一盏
灯

●吴振钦

第二排坐者左二为本文作者第二排坐者左二为本文作者 ((图片由明月图片由明月 提供提供))


